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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征稿要求
1.内容：须为原创，拒绝AI生成，文责自负。

2.体裁：散文（非虚构）、小说、诗歌、书画、摄影、篆刻、剪纸等。

3.要求：散文、小说：600-1500字为佳。

诗歌：不超过 30行。

书画等：照片在 1M以上，清晰、干净。

二、投稿方式
1.投稿邮箱：mtgxwzx@vip.sina.com
2.投稿要求：请将作品直接粘贴在邮件正文中，并附一份 Word

版于附件中，标题统一格式为“区域+作者+文体+标题+字数”，如“门

头沟李某某散文《秋思》1235字”。

3.投稿提醒：来稿时，请注明真实姓名、作者单位、手机号码等。

4.联系电话：69849082（重要稿件，请电话确认）

5.联系编辑：贺京梅

三、版权声明
作品一经刊用，即视为授权本报及相关平台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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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稿启事征稿启事
《京西时报》永定河副刊内容立足门头沟本土，每周1个整版，

逢周五出刊，设有《文化纵横》《推荐一本好书》《流金岁月》《花蕾》

《联苑》等栏目。为打造多元开放的文学平台，现特面向广大新时

代文艺创作者征稿。

在这平凡岁月里
李琳

（接第1967期）
中国社会的大环境愈加的动

荡，李一勺知道宝庭的事后，心里

倒是踏实的，普通百姓的日子有

几家好过的，甭管什么窝头咸菜

糠米野菜的，有的吃喝就不错了，

宝庭长在村里地主邓富安家，吃

喝上不用发愁。尽管这样，谁的

儿子谁不惦记着，李一勺还是在

暗地里给菊红母子做些力所能及

的事。菊红自打捅破了这层窗户

纸，有了和李一勺的相互挂念，日

子过得是踏实和安稳的。

宝庭长到七岁上，邓富安把

他送到了村里的私塾去念书，

李一勺心里美得像吃了陈年的

蜂蜜，那个甜，“我李家哪辈子

积的德，我的儿子居然也识文断

字了。”

几年之后，为了儿子能有更

广阔的发展空间，已过古稀之年

的邓富安看到了社会变革，就把

宝庭送到了北平城里去接受新文

化的教育，想这样孩子以后才会

有出息。从此，李一勺就很难见

到宝庭了。

一晃，十年平淡的日子流水

一样过去了。但这十年，中国社

会却发生了太多太多的事情。李

一勺渐渐老了，他的爹娘早已先

后去世，地主邓富安也没了，师傅

“快刀刘”也做了古。还好李一勺

爹娘是瞑目而终的，在爹娘再三

让他成家的逼迫下，李一勺就把

和菊红还有宝庭的事告诉了他

们。爹娘虽是于惶惶中提心吊

胆，但事已至此，他们叹口气说：

“苦了我儿你了，你这和没有媳妇

差着哪儿去！”不过他们终还是默

认了，毕竟他们李家有后了，他们

百年后也可以在另一个世界去面

对李家的先人了。

这一年，一小队日本兵驻进

了琉璃渠。他们在村西的山梁上

修筑起了三个岗楼。岗楼居高临

下，互为犄角之势，站在上面，村

里的情况便一览无余。这些日本

兵的主要任务是看护丰沙铁路京

门段，尤其是横跨永定河上的铁

路桥，这是他们侵略中国后在华

北地区运兵、运物资、掠夺资源的

主要运输线。

是人就得吃饭，这些日本兵

也不例外。他们有自己的炊事

兵，每天除了站岗外，还会负责这

十几二十个人的伙食。但时间久

了，总是这些不变的吃食，就让日

本兵们有些心生厌烦。这些日本

兵的小队长森下田一不知听谁说

的，琉璃渠村里的李一勺做饭菜

的手艺一绝，于是他就命令手下

的翻译官把李一勺叫到了日本岗

楼说：“听说你的厨艺水平高，很

好，往后每隔三天就来给我们做

一次饭，如何？”李一勺心里寻思

着，“光棍不吃眼前亏。”他知道日

本人在中国杀人不眨眼，得罪不

起，于是他就点了点头同意了。

“呦西！需要什么东西只管说，我

们尽量去找，当然我们也不会亏

待你的。”李一勺心里骂道：“日你

们小日本鬼子娘的，还这样假慈

悲，跑到中国来干嘛？！”

就这样，李一勺每隔三天就

会去村西的岗楼，给日本兵做一

次饭，时间一长，琉璃渠村人人皆

知。“狗汉奸”，不少村人就在背后

里骂他，李一勺听到了也不恼，

“我这叫什么汉奸，我没有做对不

起咱中国人的事，我把那边好吃

的东西想方设法省下来，接济给

那些揭不开锅的乡亲，而让日本

鬼子竟吃那些肠子下水。”

李一勺的确是这么做的，他

把日本兵那边好的食材，鸡、猪、

羊等的好部位上的肉都偷偷地省

下来，又偷偷地拿走分给村里的

乡亲，留下带着粪的肠子下水和

一些边角杂肉给日本人吃。“娘

的，反正你们这些东西也多是抢

来的，再还给我们也无不可。”难

道李一勺就不怕日本兵知道后

会恼羞成怒，杀他的头？当然不

怕。日本兵吃他做的那些东西，

餐餐都吃得眉开眼笑，“呦西！

呦西！李桑是大大的良民。”李

一勺要是高兴了，有时还会悄无

声息地偷着往那些食料里撒上

一泡尿，同时解恨地小声嘀咕：

“小鬼子，好好吃老子给你们做的

美味吧！”

这是怎么回事？原来李一勺

早年间经过多年的尝试，自己琢

磨出来了烹饪时能祛除腥味、杂

味、臭味的配方，然后把它制成粉

末，用草纸包成小包带在身上，每

每需要时就拿出来用，屡试不爽。

这次竟给日本兵用上了，“哎，没

辙，既不想抗命丢了自己的小命，

又不想当汉奸给日本鬼子做事，

这是一个只有自己心里清楚的折

中法子，顺便还能接济些乡亲，至

少我从心里解气了，我心里是踏

实的。”想到这儿，李一勺把腰杆

儿又往上挺直了一些。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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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60年代，漫长寒冷的冬

季，家乡人最乐于做的事，就是邻里间

的串门儿。他们坐在一起聊家常、闲

聊天儿、聊收成……想聊啥就聊啥。

淳朴的乡亲们都不是吝啬的人，他们

把家里不多的茶叶、大枣、核桃一一端

上来，尽情地吃喝、聊天，显得是那么

悠然自得。

最爱串门儿的当属女人们，她们

大多手里拿着个纳了一半的鞋底，随便

坐在主人家的炕沿上、板凳上，一边说

着笑着，一边忙着手中的活计。男人们

则喜欢晚上串门儿，吃过晚饭，琢磨着

到谁家去转转，有喜事需要分享都要说

说，有心事需要倾诉也要说说，有愁事、

难事需要帮忙的更需要说道说道，每个

人都有常去的人家，相互串门儿是当时

乡村中很常见的现象。

串门儿最惬意的时光当属下雪天

了，外面天寒地冻，雪花飞舞，乡亲们聚

集在哪家的屋子里，一边望着屋外的雪

花，一边谈论着来年的收成。雪越下越

大，大家聊得就越欢，雪下得越大，人们

就越高兴，因为瑞雪兆丰年嘛。

串门儿也最爱闲聊天了，乡村就是

个小社会，大家彼此认识，彼此熟悉。

因此，串门儿时总爱打听谈论别人家的

家务事，很容易引起邻里间的误会，所

以，男人们很反对女人们串门儿。反对

归反对，女人们照样串门儿，照样张家

长、李家短的谈论，这是一种情绪价值

的交流和宣泄，它让平凡的乡村生活充

满乐趣。

热闹是他们的，可天生爱静的我

并不喜欢串门儿，嫌烦。他们到我家

串门儿，我就跑出去玩儿，或到别人家

串门儿。最常去的是北院志强叔家，

他比我大两岁，家里弟兄6个，藏书多，

人也谦和。我去了和志强叔招呼一

声，就坐在屋角看他家的小人书，直到

母亲喊我回家吃饭。志强叔看我舍不

得走，就直率地说：“喜欢看书，就拿回

家看吧。”我高兴不已，揣上书，道声谢，

连蹦带跳地跑了。

另外，我还常去离家距离不远的小

祥家玩耍，他家和我家并不在一条街

上，若从大街绕过去，要多绕一圈的路。

所以就常常从我家后院的墙头翻过去，

跳进他家的后院。那时各家之间的院

墙都不是很高，更没有过多的防范心

理，当然，有时他也会用同样的方法来

我家玩。时间一长，家里的大人发现了

这种串门儿方式，可他们并没说什么，

只是叮嘱我们注意安全。到了吃饭时

间，家里人隔着院墙一喊，我们便应声

而归。

那年，我上初中一年级，有一段时

间对家里串门儿特烦。记得那是在冬

天，屋里正在忙着做晚饭，晚上着急写

作业，可串门儿的一拨接一拨没完没

了，他们一边说一边笑，吵得我心绪不

宁。私下里对母亲说：“今晚我的作业

没法写了！”母亲叹口气说：“乡里乡亲

的，平时没少帮咱们，家里缺盐少醋不

都是向来咱家串门儿的二大妈和三奶

奶家借的吗？咱忍忍！实在不行，房后

那个刚挖好的防空洞不冷，妈给你归置

归置，点根蜡，也能学习。”自此，那个小

小的防空洞成了我的躲藏室，留下了我

挑灯夜读的身影。

串门儿，在乡村习俗中看似普普通

通，却营造了一种淳朴而温馨的乡土情

结。“二奶奶，我家没醋了，从你家倒一

点，顺便拿根葱。”“老婶，我妈刚做的炸

咯吱，这一盘让您尝尝。”那熟悉的乡音

字字句句都沉淀在怀旧之中。人们无

论走出多远，都永远记得家乡的那些

山、那些水，那些串门儿时的乡音笑语。

这样的场景，这样厚重的乡情，住进楼

房林立的都市人是无法看到的，也是无

法感受到的。

如今，我对串门儿早已不再烦了，

竟盼着天天有人来，挤满屋，坐满座，聊

聊家长里短，可却是来客寥寥，安静得

让我心里空落落的。乡亲们逝去的逝

去，外出的外出，忙碌的忙碌，有闲心凑

到一起的，也就仅剩下与我年纪相仿的

那几个老人了。

一大早，朋友发来一段海边

日出的视频：海鸥没有规律地飞

过，三三两两地落在沙滩上或海

面上，太阳的光晕娇羞又温柔，映

得天空出现一大片由深及浅的

粉，光线把海面的颜色衬得略显

灰暗，冬天的日出和夏天很不一

样，安静又温和，我们有一搭没一

搭地闲聊着，才意识到农历已经

进入腊月了，2025年即将结束。

阳台上的蝴蝶兰这几天又

开了两朵花，其余的花苞也逐渐

饱满，这盆蝴蝶兰我并没有太额

外地照顾它，却生得格外好，甚

至不得不感叹它生命力的顽强。

上半年买的，一年中一直在开

花，一茬接一茬，这让我想起之

前组织青少年活动中和孩子们

一起读的书《安的种子》，讲述的

就是要遵循自然，不强求、不急

躁，学会等待、学会尊重和顺应的

智慧。

这本书的初衷是让家长们

在望子成龙的路上脚步慢些，给

孩子成长的空间和时间。但我觉

得这个故事适合每个年龄段的人

来读，学习、工作、感情、旅行……

学会让时间慢下来，心境慢下来，

情绪慢下来，能更好地感受生活，

滋养自我，愈发从容。

2025年因为闰月的关系，农

历蛇年变得有点长，随着自己年

龄来到36岁，有些刻在骨子里的

东西，真的是到了一定年龄就会

血脉觉醒，看着自己手边的保温

杯，没人催就会带上；开始关注

天气预报，降温立马穿秋裤；买

食品会下意识地看看配料表，尽

量选一些添加剂少的……周末

的厨房里，炖肉飘出的香气，那

是时间和食材之间的磨砺；楼下

公园里孩子们追逐的声音，那是

好天气和孩子气的交织；蓝天中

飘过的形状各异的云，随手记录

下来……这些简单的、平凡的，

不紧不慢的瞬间，琐碎却串联着

生活。

逐渐觉得，淡淡的美好才是

人生的最佳状态。当我们不着急

赶路，而是感受每一个所到之处

的不同烟火气；当我们不再追求

精致的朋友圈，而是即便看到一

朵未知的小花儿也会产生分享欣

喜的心情；当我们面对一些不同

意见不再想要去说服，而是允许

一切存在，允许一切发生……允

许花不想开，允许自己不必做到

完美，允许有些未完成的计划，

享受这种淡淡的感觉，真正全心

地融入每一片景色、每一天的生

活，面对一切都能感受到独特和

可爱之处。对身边的人和事，多

了很多自然而然的悲悯和宽容，

遇到在社区里施工的工人，正在

用铁丝固定什么东西，会下意识

地想要拿一副手套给他们；看到

一些需要援助的消息，尽些绵薄

之力，希望大家都能好好的。人

生很多事，就像远山的雾气，看

似浓重，其实风一吹也就散去

了，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2026年，继续在淡淡的宁静

里感受万物可爱，在这平凡岁月

里，在这岁末年初的余温中，在

这样便很好的最佳状态中：新年

快乐！

各位看官，我叫张卤，明代官

员，下面是我的身份信息：明嘉靖二

年（1523年）出生于现河南省兰考

县，明嘉靖三十八年考中进士。万

历六年（1578年）任御史中丞期间，

我干了一件引以为豪的大事：在京

师咽喉之地请旨奏准并督建了一座

边关城堡——沿河城。

没错，今天大家看到的沿河城，

就是448年前我主持修建的，城门

口那块碑上至今还刻着我的名字。

嗨！说啥我也没想到啊，自己也能

名垂青史万古流芳呢！这也多亏了

撰写碑文的冯子履先生为我树碑立

传，文字的力量真是神奇呀！

这么多年过去了，我知道早已

改朝换代，但我不知道的是，自己当

年主持建造的沿河城如今变成了啥

样？守城将士的后代如今都过得怎

么样了？干脆，我也与时俱进，来一

次穿越之旅吧。

穿戴好官服，我瞬间来到了沿

河城的永胜门前，抬眼一看，哇！当

年的沿河城居然还是那么威武气

派，丝毫不减当年的雄风啊！我心

中窃喜，果然，这工程经得起时间的

考验。当年城内圣人庙的《沿河口

修城记》碑如今移到了城门口，我抚

摸着石碑，感慨万千，不禁回想起当

年士、农、工、商，齐心协力建造沿河

城的情景，这碑和当年一模一样，一

点没有损坏，可见这么多年沿河城

把祖宗留下的东西保护地多好。

进了城，我看见城里的街道和

城门外一样，全铺着干净整洁的大

理石，闭着眼走路都没问题。街道

两边全是一栋栋漂亮的民居，一看

就是新建不久，有的还是白墙黛瓦

的仿古建筑。家家门楼宽敞气派，

贴着漂亮的瓷砖，影壁墙也被各种

图案装饰着，真是让人赏心悦目，我

有一种想进院看看的冲动。

记得当年城里除了守备府和少

数官员的官邸比较讲究外，守城士兵

的营房也只是简陋的石头房，老百姓

更别说了，到处都是低矮破旧的小土

房，要不就是阴暗潮湿的茅草屋，冬

天漏风夏天漏雨，加上兵荒马乱，老

百姓的日子一点也不安生，人们破衣

烂衫灰头土脸，生活很是凄惶。

再看现在，家家华堂美舍，街上

行人个个红光满面、喜气洋洋，老人

们安详富态，坐在街头晒太阳；妇女

们衣着光鲜、悠然自在，一副太平盛

世享太平的安逸模样。

经不住好奇心的驱使，我隐身

进入街边一户人家，只见洒满阳光

的院子里摆满了花花草草，宽大的

房子窗明几净，屋里有客厅、卧室、

厨房、卫生间……与当年的土炕柴

灶、烟熏火燎天壤之别，再看看屋

里的摆设，电脑、电视、冰箱、洗衣

机……我突发奇想，当年万历皇帝

的寝宫也赶不上他们吧？

小孩子跟学习机学我听不懂的

外语，主人正准备午饭，打开煤气灶，

炖肉的香味飘到院子里。做饭不用

烧火了，吃水不用挑了，孩子都学说

外国话了……世道真真是变了！

那棵槐树还在吗？戏台还在吗？

我心心念念地去看，果然还在，我不

禁老泪纵横，槐树苍老了不少，可依

然枝繁叶茂。戏台还是当年的老样

子，当年可没少在这看戏，我还上台

讲过话呢。我记得戏台对面是老君

堂庙，现在已变成了长城文化展览

馆，“太行之首，神京右臂”几个大字格

外醒目。看来，祖先遗留的灿烂文化

子孙没有忘记，长城精神永流传呢！

突然，我眼前一亮，展览馆宽敞

的大院里一尊头戴官帽、身着明代

官服、手持书卷的真人塑像迎风而

立，远远望去，既有文官的儒雅，又

具武官的英姿。我疾步上前，发现

眼前的人怎么这么眼熟啊，定睛细

看，不禁愕然，天呐，这不就是我吗？

400多年了，后人还记得我张卤，原

来我一直和沿河城同在呀！

大红灯笼映照古城街巷，老城依

旧，却也着实不敢认了。虽说世事沧

桑，但我无论如何也没有料到，几百

年光阴，世界会有如此天翻地覆的巨

变。当年的胡马烽烟终究是留在了

那个时代，边关古堡的沿河儿女在强

大祖国的庇佑下，沐浴着新时代的阳

光，过上了如此幸福美好的生活。

旅居时光
王建玲

惠州的风，携着山与海的甜
漫过山峦，拂过我的肩

抬手，是云的舒卷
落脚，是地的安然

塑胶跑道边草木新鲜
几声鸟鸣，啄碎了晨间的懒
晨光淌下来，暖了发际线

把往日辛劳，轻轻搁在篱边
退休的日子，由自己掌管

不必追赶，不必寒暄
只守着这片山海，度日如棉
把自己，宠成生活的诗眼

爱这花，爱这暖
爱这空气的香甜

爱每一个与自己相拥的瞬间
在家里，家就是世界
走出来，世界就是家

串门儿那些事
张新民


